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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内容概要

一群游手好闲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在根本没能耐玩儿别的什么技术专业的背景下，万般无奈之中被迫
玩儿起了文学，他们以十分可笑的抓阄方式确定了各自所追求和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把街头无赖的
行为方式与作家的自份夸张地结合成一个个滑稽的生活场景，让人们感到在现实社会中似乎遍地都是
作家，同时遍地又都是骗子，从中也揭示了“玩儿文学”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某种东
西。

Page 2



《一点正经没有》

精彩短评

1、这是王朔对所有瞧不上他的人的最凶狠的还击。里边对文学和作家的批判虽不全在理，可字字真
诚，不掺假。满大街玩艺术的闲散人士，逮着个标签就往自个身上贴。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汉语
不严谨。所以我就喜欢粗俗直白啰嗦的。如何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我喜欢就是好，不喜欢就是烂。
2、笑到流泪
3、这个可以拍顽主续集啊 怎么没人拍这个
4、一点正经没有，纯粹是王朔一个人的意淫
5、王朔就是迎合了这个痞子时代创造了众多痞子文学，这种文字看的畅快
6、京片子，嘴特贫。
7、闲来无事读了好几本王朔的书，读着读着感觉就是一个字：俗，但如此这般俗的大大方方的作家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
8、不说别的了 我要改编成电影。
9、太强的脱离现实感，不过最后法庭辩论还挺精彩。
10、扯得有点无聊差三分之一弃了⋯没有顽主好看
11、有文化的流氓。
12、贫
13、骂人，连同骂自己。
14、哈哈，比较有意思的~
15、随便翻翻
16、对话各种贫 不对味
17、穷欢乐
18、痞但是实在
19、流氓
20、很有意思的的反讽
21、某老师非常非常推崇王朔，我可以理解他的调侃，但喜欢不起来。90年代的二王，我还是更喜欢
王二一些
22、其实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粗俗的世界，只不过都想假装高雅。
23、游手好闲 自由散漫 一点正经没有 还真挺羡慕这种freedom 但是呐 不正经⋯⋯ 
24、看王朔的书 就是一个风格 也是 本来就是一个风格 这个风格还挺适合自己在那个年华时候看看 曾
经的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可是现在感觉自己年龄大了 再也没有留恋的斜阳 再也没有倒映的月光 去把
玩这些东西 生活不能停留在这些事情中 忘记谁说过的 生活只有选择和记忆 那就等于是生活只有当下 
活在当下 记忆是向后 选择是向前 而生活是不会停止等待 只有继续的去感受 去经历 去追求想要的模样
陈老师离开的这些天 自己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 这就是活在当下吗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不
会的 生活依旧是彩色的 五彩斑斓的 勇敢的向前选择 才能有美好的记忆在脑海中留住 
25、不是很能理解其背后的东西。89年写出的文章，现在看来依旧有嘲讽的意味，玩儿文学，现在写
书的人比比皆是，大多都是无营养的东西。只是朔爷写得太贫了，想群口相声一样。
26、法庭上这段有意思，加一星。
27、一个劲儿的调侃，
28、刚开始了解王朔，在适应他的风格的过程中。语言很贫，很逗笑，多讽刺文坛之事，别的还有待
深入
29、王朔 又损又混 哈哈哈
30、“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了”
31、2013.06.19
32、哈哈哈
33、话痨的辛辣讽刺，尽管有些吹毛求疵，但也能自圆其说。
34、我们父辈的年轻时代，如今看来，还是很有感觉。
35、一本正经的贫，看完脑瓜子嗡嗡的。文学圈文艺圈差不多啊  =]
36、适合我这样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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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37、自己开心就好
38、插科打诨看着累
39、每次看完王朔的书，头几天说话都一点正经没有
40、我读的第一本王硕的小说，很犀利，很讽刺。一本正经的讽刺~
41、喜欢
42、嗯，一点正经也没有，也太埋汰作家了，贫得过了头。
43、太太太太太讽刺了。
44、贫得正经，讽得明显，王朔风格
45、王朔就这么笑着把人骂了。
46、王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有人从玩世中读出了肤浅虚无，也有人从中体悟到了讽刺和理想。人各
有志。
47、太好玩了，学了好多成语。
48、真是一点正经也没有，通篇扯出来那么那么长，也是可以的，至于其讽刺意味就不管了
49、暗指文学作家的泛滥成灾 伴随王朔一直的调侃式隐射
50、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  包括王朔和王安忆 不标记了 
我也相信有时候文雅不一定代表文学，但是同样粗俗也不能代表。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
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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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精彩书评

1、靠！！终于找到你丫了！！这本书是我在图书馆借的，明明拿去还了，可是管理员说我的借书卡
上显示没有换！！ 我纠结一帮姐妹儿去图书馆找了2次，未果！2周后，图书卡又显示已经还上！！！
幸好我没有积极去赔偿！
2、虽然是中篇小说，但是这应该是王朔痞子文学的最精彩之一了。现在就是痞子时代。现在就是文
字泛滥的时代。作家貌似满大街都是，每一个作家都在玩文学，而深入人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不
过出来一声长叹，我一介书生又能干什么呢？无手无缚鸡之力不说，就连说中国话都不会了。虽然不
是特别喜欢韩寒，但是他有时说的也确实是事实。痞子自有痞子的文化，现在无那些书店看看新出版
的书，哪一个不是大腹便便，围着一个书要带，上面写着××作家联合推荐，××奖得住，××作家
巅峰之作⋯⋯华丽丽的包装，而内容实在是惨不忍睹。渴望融入心灵的文字⋯⋯
3、原文如下——······ 　　王朔，1958年出生于南京。曾用名王岩。1965-1969年就读于北京
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5种
。1976年毕业于东京44中学。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豹舰队服役
。1980-1983年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中篇小说：《小中
小姐》1984个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浮出海面》1985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
。有意大利文译本。“太原5种”、“东京44中学”？“北海豹舰队”？“《小中小姐》”（空中小姐
）？哈哈哈哈，一点正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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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章节试读

1、《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56页

        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儿使坏

2、《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100页

        @ 黎明，一轮红日在窗外群楼之间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去，相约
记住这日子，二十年后再相见。
    “还是这点儿，还是这地方，到时候咱们不玩麻将了，举杯赞英雄，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你们搞文学为什么不叫上我？”马青痛心地说，“瞧不起我？”

@ “我这不是才听到信儿么。昨天我上街上打酱油捎带着买两张当场开奖的彩票，听存车的老太太嚷
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我酱油瓶子一扔撒腿就跑，转了大半个北京城，好容易才找着
于观。”

@     “马青。”我们没理丁小鲁，站起来和马青握手，“今儿怎么有空儿上这儿来了？”

    “给几位爷请安来了。”马青扑通倒地就跪。

    “哟，别别别，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我忙抢上一步搀扶，“你这不是逼着我趴下打滚么？”

    “今儿你要不答应我，我就把我这头在这地上磕出脑浆子来。”马青指着脑门子发誓赌咒。

    “我答应，我全答应！您就是让我即刻跳楼我也没二话。”

    “没那么严重。”马青腿儿一直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就是想入你们这作协，这么说，你答应
了？”

    “这个嘛，”我松开马青，在屋里踱起步，一手食指按着腮帮子，“这事可得研究一下了。你有著
作吗？”

    “我？”马青四下屋里望望，奔床就去，连连把头往床垫子上撞，边撞边嚷，“我不活了，我死了
算啦。”

    “可别！”我大惊失色又抢上一步拦腰抱住他，冲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嚷，“你们怎么光看着？快接
一下呵。”

    吴胖子上来，狗熊掰棒子似地把马青夹住。马青还跳，确实跳不动才停下来万念俱灰地闭着眼喘气
，腮上挂着泪——不时瞟我一下。

    我站在旁边作揖打躬地解释：“不是我们嫌您瘦不要您，我们是敞开大门的。关键在您，您得考虑
好了，别一时冲动，干这事是要让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的。”

    “我帮伙里都呆那么些年了。”

    “是呵，按说我们不该再怀疑您了。问题是您不是老早被清除了吗？我们又有点拿不准了。莫非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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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变了？”

    “我没变！”

    “那干吗清除您？这逻辑上说不通呵？”

    “这他妈纯粹是误会。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人多呗。跟那些新来的比，我们这些老同志
都算夹生的。”

    “好。”我看了看刘、吴二人，表态，“要是您还是老样子，那入我们这会富富有余——我们拜您
为师。”

    吴胖子松开马青，马青喜笑颜开，极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

    “我这人就有一条好：不爱吹牛，专办实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让你们占够了便宜。”

3、《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一点正经没有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旁边两个一模一样儿的大胡子正在和于观聊：“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
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你丫太不对了。”杨重和马青一起来找我，“咱今天来就是砍文学的，你怎么能躲起来呢？”
二人把我押回女记者那里，刘会元吴胖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们周围坐了一圈人。
“方言来了，让他说。”二人一起指我。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脸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我慢慢走过去，台下的观众安静了，好奇地望着我。
“这么晚了你们大家在这儿干吗？”我问观众。
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
“等我呐？”
又是片笑声。有人大声问：“你是谁？来干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干吗——我是被绑来的，不是自愿的。”
台下笑声更大了，有人吹口哨。
“你们都是学文学的？”
台下笑。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走上邪路。”
台下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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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那咱就谈谈文学吧，既然咱们搞文学的和搞文学的碰到一起。”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台下一片嘘声。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
笑声四起，夹着口哨。
“象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没办法⋯⋯”
笑。
“忧国忧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要不为戴顶什么冠冕堂皇的帽子那简直是诸务无心一切都
觉得没劲——没劲！什么都没劲！”
台下笑。
“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八十了你再叫我改，我改的了么？就这么老死算了。”
台下鼓掌。
“要依了你们，我这辈子不白活了么？让我一生的追求付诸东流？我不干！”
笑声。有人问：“你多大了？”
“大到还没大到诲人不倦的地步，但诲人不倦的心是早生了根儿拿镰割拿锄刨仍然春风吹又生。”
嘘声。
“年轻人呐，你们是真不懂历史，难怪你们容易见异思迁。”
嘘声，夹着窃笑。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
笑声。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
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
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嘘声。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
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
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
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嘘声更大了，有人在底下喊：“去你妈的吧！”
“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能瞧不起我们。说实在的我也就是不计较，你们正眼瞧
我其实都是不应该的。老得这样——你们在台下我在台上。”
“不玩文学不行吗？”一个女孩子脸红红地站起来大声问了一句，又迅速坐下消逝在人群中。
“不玩文学不行？不可能不玩，非玩不可。”我回答。
“我们就不玩。”前排一群纯真可爱的女孩子说，“偏不玩。”
“那你们玩什么？”
“什么也不玩，见玩就跑。”
“家呆着？”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
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那你还是玩呵，只不过是玩的对象不同，玩给自己及其同类看。”
“那，那就算玩吧，可我们喜欢这么玩，不喜欢你那么玩，我们这么玩能玩出哲学来。”
“那随你便，爱怎么玩怎么玩去吧。不过既然同是玩何不给多数人玩？”
“我们就爱跟精英玩。”
“问题是老百姓比精英更需要咱们跟他玩。老百姓多惨呐，咱们要不跟他们玩就没人跟他们玩。精英
么，总能找着点自我陶醉的招儿，再不成看洋书解闷去。”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女学生慷慨激昂地说，“精英就不惨么？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
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拔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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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说不定。”
“由此可见呀，那根本不是你玩精英而是精英玩你。好的二道贩子是两头在外的二道贩子，欺负中国
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看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工夫。我多次在一些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什么时候
也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八亿农民三百万解放军稳住了天下就太平了。”
“噢——”台下一片哄声。
“你们要老这么起哄我可就不讲了。”
“噢——”台下仍是一片哄声。
“玩世不恭是不是？”我喝口茶润润嗓子，等哄声平息下来，“现在有种风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起哄
，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
“噢——”
“越有道理哄的还越欢。”
“噢——”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是玩
文学玩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
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那景色很美，但我只认得雪松和丛柏以及飘飘拂拂的垂柳，至于那些栽在地上种在坛里的花儿一概叫
不上名儿，只笼而统之地分辨得出红黄绿粉有个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印象。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显得明媚动人
。扣子几乎被阳光照透明了，娇嫩欲滴，在花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
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呵。”我迎着阳光眯起眼，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宾客，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
不掉恬不知耻的谥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
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罗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这一段
落炫耀。

“你们台湾有什么呀？你们香港有什么呀？”吴胖子对站在他面前一个简朴的台湾女士和一个油亮的
香港男人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声奚落，“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
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帮小心眼儿的江湖术士，为点破事就开打，
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像人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
坏了。那点事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对对，还是你们作品深沉，我们无病呻吟。”台湾女士说。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
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
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
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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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胖子白瘦高挑儿一眼：“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
“说学逗唱。”刘会元回答，“什么都得感兴趣，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坐得住；眼睛得尖—
—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及时避枪口。”

“你处世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
旁听席哄然大笑。粉脸闭闭眼抿着嘴无动于衷仿佛忍受着突然落到脸上的一片灰尘。
“你最爱什么？”
“看到那些从不倒霉的人倒霉。”
“我问的是你最爱什么不是你最希望什么。”
“我最爱自己，其次爱妻子女儿家人朋友。”
“你最恨什么？”
“最恨得冲我讨厌的人笑！”

4、《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125页

            那小厨房地确是个非常像样儿的小厨房，在全市的小厨房里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
候非常激动，因为你根本拿不准在那儿会碰见什么人。

    我们在去小厨房的路上遭了雹子。

    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地上刮着晚风，天上挂着晚霞什么的，谁都没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挤在公共汽车里蹒跚前进时天气仍然很好，周围互相贴在一起的男女老少身上都散发着臭汗味
儿。接着，眼瞅着天迅速阴了下来，一团团乌云低而浩荡地从高大建筑物的顶端疾驰而过。大家都说
：“真凉快真凉快，快下场雨吧，要不麦子该旱死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时还很乐观，尽管街上已腥风四起，行人抱头鼠窜，我们仍认为不过是场雨。吴
胖子还仰天呼唤：“让暴风雨快点来吧！”

    话音刚落，第一批雹子就齐刷刷砸下来，回头再想回公共汽车，车已经开走了。

    往前跑，前面倒是有一排商店，但等我们跑到，商店内外已挤满了中国人，狗都钻不进去。这期间
，雹子一点没闲着愈下愈密，马路上白花花一片蹦着跳着四处飞溅着。最后把我们砸急了，确实走投
无路，索性站住，脸红脖子粗地嚷：“你砸死我们得了！”

    有心地善良的大妈顶着雹子来劝我们：“还是避避吧。”

    “就不！”我们赌气地说，“让它砸，今儿它要不砸死我们我们跟它没完！”

    当我们最终走进作沙龙状的小厨房时那模样儿十分悲状，连马青都没认出我们，冲我们嚷，“你们
哪儿的？”

    “连我们都不认得了？”身子骨最硬朗的刘会元勉强挤出这句话，就一屁股坐旁边一人身上了。三
个正坐着砍的人被我们挤走了。

    “别走别走，一快儿坐，一人半拉。”我过意不去地对被我挤走的那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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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青认出我们，杨重于观也忙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扒着我肩膀，托着我下
颏问，“被谁打了？”

    我昏沉沉地往街上一摆头。

    他们仨立刻冲了出走，片刻骂骂咧咧回来：“没人呵？”

    “都是游击队，那还不打完就跑。”一个姑娘愤愤地说。

    “查查是哪部分的跟这一带活动。”于观对杨重说，“伏击咱哥儿们那还了得老百姓还不定被他们
打成什么样儿呢？”

    “没跑，准是二蛋子那伙儿。”那姑娘又说。低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来点鸡尾酒？”

    “非常需要。”

5、《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90页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
是玩文学玩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 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6、《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全部

        “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王朔就是这样，总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一个道
理，尽管可能粗俗，但我们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粗俗的世界呢？不管他的思想是否合大众相符，但是
我很喜欢他的观点：少板起脸来装大半蒜，动不动就教育别人。其实，那些衣冠楚楚的被我们仰慕的
人，谁晓得转过去是不是流氓呢？

7、《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90页

        群众总是特质朴，好话歹话都是粗话 。

8、《一点正经没有》的笔记-第250页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脸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你这得算高论吧？”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算高论算高论。”马青替我回答。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显得明媚动人
。扣子几乎被阳光照透明了，娇嫩欲滴，在花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
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呵。”我迎着阳光眯起眼，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柔持’就是特含蓄有主心骨不太动声色的意思——‘柔持地笑’么——表示特风度。”

“他就是方言？”老头子跟我上下犯照，“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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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跟老头子犯照。
“你丫不就两肩膀扛一脑袋么？再加上俩胳膊俩腿——挺一般的人。”
“你六指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还真不信这个。”
“再来劲把你丫脑袋揪下来。”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人特脆弱，特别受不了同一阵营中射来的冷箭。咱都是苗苗，都需要阳光雨露。
咱苗苗之间应该互相浇水互相上肥互相躲锄板子，不能互相盼着老农先把对方间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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